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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霍非凡很疼她、寵她，兩人在一起
的時光總是充滿笑語濃情。凌靚兒如今心
中全是丈夫的身影，丈夫成了她生活的重
心。

加上後園的生活安定清閒，有紅姐、有
其餘的姐姐們可以說話、彈琴娛樂，她想
做什麼，霍非凡從不反對，這種如魚得水
般的生活，讓她深深愛上了目前的一切。

在凌靚兒生活過的正愉快時，何大娘送
來的一封信，讓她開心的心情起了絲漣
漪。

她在房裡靜心閱讀表哥給她的信，
愈看，她的眉頭就蹙得愈緊，看完
後，她無奈地深歎口氣。表哥錯了，
全弄錯了！

她上封回信要表哥另尋幸福，結果表哥
以為她是害怕他不要她，會嫌棄她，所以
再寫信來極力保證他的真心，強調他真會
等她一輩子，對她的情唯天可證。紙上滿
載的愛意，可看出表哥對她堅定的感情，
令凌靚兒好生為難。

若能親口向表哥解釋，一定能避免誤會
加深，可是如今她在非凡莊裡，不可能出
去見他，寫信給表哥又會錯意，那怎麼
辦？難道真要表哥癡等她一生嗎？這樣除
了對不起表哥外，也對不起表姑父、表姑
母，她不能耽誤表哥的幸福。

但她還能有什麼法子解決呢？凌靚兒好
煩惱。

「靚兒，你怎麼都不動筷，一副心不在
的焉的樣有子，有事嗎？」晚用晚膳時霍
時，霍非凡看出了凌靚兒的心神不定，關
心問。

凌靚兒不自然笑笑，找個理由回答：
「沒事的，祇是靚兒下午吃了點心，晚膳

實在吃不下。」
「不吃飯可以，但要把補湯喝了。」霍

非凡盛了碗湯放到她面前。
凌靚兒點點頭，聽話地喝下湯，也幫

丈夫布菜，陪著丈夫
用完晚膳。

「夫君，當初為
何要娶靚兒呢？」
凌靚兒身穿睡衣，
坐在梳妝台前拿下
珠花髮飾，她梳理
著長髮，看著半倚
在床上看書的丈
夫，突然如此問
起。

「你嫁給我這麼久
了，怎麼到現在才想
到要問呢？」霍非凡
放下書，感到有趣地
看著凌靚兒。

「其實靚兒一直想
找機會問的。夫君，
你那時就能肯定靚兒
一定會嫁給夫君嗎？
」這也是她很想明白的事。

霍非凡笑笑，對凌靚兒敞開手臂。 「過
來！」

凌靚兒放下手上梳子，順從地走向丈
夫，倚入他張開的懷抱中。她抬頭望著霍
非凡，等他的答案。

霍非凡摟著凌靚兒，大手撫著她嫩若嬰
孩的粉頰，理所當然般的告訴她： 「因為
你天生就該是我的人！」

「夫君你好霸道，你難道都沒顧念到靚
兒當時已有未婚夫了嗎？」霍非凡霸氣的
回答讓凌靚兒不依地輕捶著丈夫。

「他配不上你！」霍非凡握往她的小手
拿到唇前吻了下。

配不上她？從沒想到霍非凡會這麼說，
凌靚兒愣了下。

「靚兒祇是個孤女，無依無靠的，該是
我配不上表哥才對。」

（六十三）

在警官客套的寒暄聲中，智子一邊點點頭，
一邊快速看了一下房間內部。

祇見桌旁坐著金田一耕助和等等力警官，而
房間的一角還有一名刑警，她並沒有看到大道
寺欣造和多門連太郎的人影。

「嗯……爸爸呢？」
「大道寺先生在對面的房間等著。我想，有

些事當著他的面恐怕不好談吧！」
「是。」

智子不好意思地點點頭，她本想問多門連太
郎的事，可是卻問不出口。

「嗯，神尾老師！」
等等力警官望著仍留在房裡的神尾秀子，皺

起眉頭。
「麻煩你也到對面的……」
「不。」

神尾秀子臉上露出笑容，可是語氣卻相當堅
決。

「請讓我留在這裡。智子小姐非常疲倦，必
須有人陪在她身邊照顧她。」

她一副任誰也趕不走的樣子。
「金田一先生……」

等等力警官為難地轉頭看了金田一耕助一
眼。

「哈哈，沒關係，就讓神尾老師留在這裡
吧！好了，現在可以請教智子小姐幾個問題
嗎？我想智子小姐也一定很希望能早點結束這
段問話。」

「嗯，那麼……」
等等力警官輕咳一聲以消除尷尬的氣

氛。
「這種事接二連三地在你身邊發生，想必你也感到非常困擾，而

我們更想早日偵破這些案件，所以我們需要你的合作，希望你能將
所知道的事毫不保留地說出來。」

「是的，祇要我知道，一定據實相告。」
「謝謝。那麼首先請你說說今天來這裡的理由。」

智子嚥了口口水，開始慢慢敘述。
「一方面是因為我很好奇 『法師』究竟有什麼神秘之處，另一方

面是因為我想問九十九龍馬一些事情……」
「你想問他什麼事情？」
「就是有關這一連串事件發生的原因，我認為九十九龍馬或許會

知道一些。」
智子感到身後神尾秀子的眼睛一直看著自己。
「原來如此，那麼，請你把進入房間的經過大致說一說吧！你放

心，這不是正式做筆錄，所以簡單一點也無妨。」
「是。」

因為智子已經下定決心，所以她毫無顧忌地說出她失去知覺以前
的經過。

等等力警官一邊點頭。一邊聽智子敘述當時的狀況。
「原來如此，這麼說，當你昏倒之後，一直到剛才發覺自己在另

一個房間裡之前，你完全沒有任何記憶？」
「是的。」

「對了，你知道九十九龍馬後來怎麼樣了嗎？」
「我剛聽神尾老師說過了。」 （一一九）

我皺著眉： 「和我的意見有強烈的衝突？」
白素側著頭： 「和紅綾有關，但是和你的

意見，沒有衝突。」
我望著她，想弄明白她究竟是在打什麼啞

謎。可是她避開了我的眼光。
我無法設想她要做些什麼，明知問了也沒

有用，我試探著問： 「不需要我參加？」
白素拒絕得斬釘截鐵： 「不需要。」
我祇好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本來我

還想告訴她，如果溫寶裕的處境沒有改善，可
能會把他窩藏到藍家峒來，但繼而一想，白素
已經夠煩的了，何必再增添她的煩惱，所以也
就沒有說——這就是所謂 「無形的隔膜」了。

後來，白素照她的意思行事，當真出乎我
的意料之外，而她行事所導致的結果，就算是
她自己，也未曾料得到。

當然，如果那時，她就告訴了我，她將會怎
麼做，我非但一定反對，而且會加以破壞。

以後發生的事，以後自然會敘述。
和白素分手之後，又是一連串的飛行，在

旅程中，我思考的自然是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
——還是我和鐵天音所作出的假設。

未來世界的出現，是人類的絕路，照說，
人類若真有智能，不應該走向絕路。可是歷史
事實。現在所發生的事，和可見將來的趨勢，
卻都證明，人類正大踏步，勇敢洶湧地邁向絕
路。

那不是具有高度智能生物的作為，所以，
人類的 「智能」來源，不但曖昧，簡直可疑。

圈套！
在德國萊茵河邊的一個村莊中，我找到了

童年好友鐵旦，兩個人並坐在一個小湖邊上垂
釣——目的是找一個幽靜優美的環境閒談。

我把我在旅程中所想到的結論告訴他，他
坐在輪椅上，半晌不語，祇是望著粼粼的湖
水。

我們分別雖久，可是我的經歷，他知道很
多。他的經歷，更是舉世皆知，所以免去了介
紹多年來的生活情形，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
訴說自己的感想。

過了好一會，直到已有魚上鉤了，他才輕
輕提了釣桿一下： 「魚被魚餌引誘得上釣，和
人類被一些餌引進圈套，情形完全一樣。」

他雖然半身不遂，坐在輪椅上，而且頭髮也
白了，可是我才一見他時，還是可以感得出他
馳騁沙場，統率大軍，在鎗林彈雨之中，衝鋒
陷陣的那股氣概。

可是當他說那兩句話時，我卻感到他是一
個疲倦透頂的人。

我安慰他： 「你現在隱名埋姓，不問世
事，可以說脫出圈套了。」

（九十一）

說罷，惡狠狠的拿著一根門栓，向寶珠身上沒頭沒臉亂打下
來，猶如一樹梨花，被一陣狂風驟雨百般摧殘，怎禁得住！可憐寶
珠被打得滿地亂滾，頭髮散亂，哭喊連天。柯爺並無矜憐之意，一
氣打得百十下，並不住手。祇叫： 「賤人招來！」秀林在旁看著冷
笑，並不勸阻一聲。兩旁丫環，祇唬得一個個泥塑木雕，不敢則
聲，站在旁邊發癡。

早有管家婆報知夫人。夫人一聞此信，唬得魂飛天外，扶病出
房，叫丫環攙著，一直來至中堂。

見女兒被他父親打得十分狼藉，心中好不疼惜！戰巍巍、哭啼
啼，向前罵一聲： 「狠心的禽獸！我女兒犯了什麼違條大罪？被你
下這般毒手打他？我還要這老性命活在世上做什麼？我與你今日就
拼了罷！」說著，就一頭向柯爺胸口撞去。柯爺不防被這一撞，心
下大怒，喝一聲： 「老不賢，你養的這等沒廉恥的女兒！平日不加
教訓，今日做出醜事來，還來護短，與我拚命。」夫人哭道： 「我
女兒做出什麼醜事被你捉住？還我個證見來！」柯爺指著地下錦箋
道： 「這不是女兒與你姨侄做的勾當！還要什麼別的憑據麼？」夫
人道： 「女兒好好坐在家中，又是你叫他去拜什麼壽，分明你們安
排牢籠，害我的女兒呢！」說罷，兒長兒短哭個不住。柯爺很不耐
煩道： 「女兒你不能管，我也不能管女兒麼？」說罷，拿起門栓來
又打。夫人見打得更凶，狠命的向前來奪門栓，被柯爺將栓一掃，
把夫人掃倒在地，打了腰胯，疼得夫人掙也掙不起來，還是兩個丫
環用力扶起夫人，扶到一張椅子坐下。夫人又是疼，又是氣，又是
苦，望著柯爺毒打，祇叫： 「打死我女兒，我與你這老畜生不得好
開交的！」柯爺也不聽夫人一旁言語，祇將寶珠打個不住。

此刻，寶珠已打得奄奄一息，又是秀林假意出來做好人道： 「你
這憑一幅錦箋，將姑娘治於死地，姑娘死得不明不白，夫人亦未必
肯心服於休。你要拿這錦箋去問宣家小畜生，這四首《玉人來》
詩，可是他做與你家姑娘的？他若招認，便不用下問，就請教他父
親，縱子敗壞同官的門風，污辱閨女的名節，他在大市也說不去。
他捨個兒子，你捨個女兒，方此過直來。你去想一想，不是這內亂
扛的。」

柯爺見秀林言之有理，就頓住門栓，點一點頭道： 「我就把小
賤人交與你看管，候我問了宣家小畜生回來，情真罪當，我亦不打
他，桌上刀、繩、藥酒隨小賤人用哪一件，早去脫生，免在世上活
現形！」 （二十二）

南海漁人愕然一歎道： 「如此說來，老弟
早已洞燭先機了！」

金蒲抓搖搖頭道：
「那倒不然，我不過是按照心中所慮及的

事而採取了預防的措施，事實上我根本不敢
確定這門上一定會有機關，不管如何小心一
點總是不錯，猜對了則可以全命，猜不對也
無以為害，不過居然給我猜中了，足證劉素
客的存心惡毒……」

南海漁人又歎道： 「老弟既然連那一點空
間余閒的用意都猜到了，為什麼不將計就
計，利用那一點空間，趁勢就衝了進去呢？
」

金蒲孤大笑道： 「假如我那樣做的話，劉
素客一定高興死了，他預留那一點時間，一
定也想出了使我們不能即時進去的方法！
」

南海漁人道： 「我不信！」
金蒲孤笑著道： 「那我們可以過去看一

下！」
由於他們此刻貼牆而立，看不見門中的情

形，所以祇好耐心地等著，片刻之後，水霧
已經散去！

金蒲孤朝南海漁人招招手，二人到了門口
會合，卻不禁一怔，因為朱衣綸巾的劉素客
正含笑當門而立！

南海漁人看到劉素客首先怒道：

「劉素客你的手段太狠毒了！」說著掄起
釣竿就要擊過去。

金蒲孤含笑拉住他道：
「前輩縱然恨他，也該找他本人算帳，這

具蠟像塑工如此精巧，毀之未免可惜！」
南海漁人一怔道： 「這是蠟制的？」
金蒲孤笑道：
「劉素客的雕塑功夫足以亂真，若在平

時，我也不會認出來的，可是他剛才受了
傷，臉上斷不會如此光滑平整！劉素客大概
早就準備好了，臨時搬了出來，卻忘記在上
面加一番工……」

南海漁人仔細地看了一下，才搖頭歎
道：

「老弟台，我對你沒話說了！不過劉素客
把尊蠟像豎在此地幹嗎呢？」

金蒲孤微笑道：
「前輩忘了機關上的一段空間了，我們若

驟然打開了門，見到他當門而立，總不會立
刻就衝過去吧！」

南海漁人這才連連搖頭，一語不發，二入
繞過臘像，但見一片空廣的庭院，除一面門
外，另外三面都是高大宏偉的屋宇，建築十
分精良，就是不見人影！

金蒲孤皺皺眉頭道： 「怎麼此地還有這麼
多屋子？」

南海漁人用手一指道：

「此地是劉素客的真正居所，正中那幢精
舍是他與六個姬妾所居，南面是他女兒的繡
閨，北面留作客舍，留居一些他特別器重的
人物，如奕仙白獲，奕神竺青等……」

金蒲孤神色一動道： 「那我師父也住在此
地了？」

南海漁人點點頭道：
「不錯！令師與我各佔一個單間，比鄰而

居，我在河邊上沒有攔住你們，劉素客已經
知道我有去意，把那間屋子算上了耿不取的
名字！」

金蒲孤微微冷笑道： 「他倒是算得很淮！
」

南海漁人輕歎道：
「那倒不能不佩服他，你還困在陣中

時，我為了想把流星珠炮偷運給你，曾經
暗中摸進來一次，剛好他的大女兒要給你
送飯去，我找到了一個機會把珠炮暗藏在
瓷桶內後，順便到我的房中去看了一下，耿
不取已經睡在那兒了！」

金蒲孤急忙道： 「老耿怎麼樣？」
南海漁人搖搖頭道： 「那倒不知道，他在

床上昏睡，令師與奕仙白獲在旁邊下棋！」
金蒲孤放下了心道： 「那可能不要緊，

家師與老耿情同手足，最是莫逆，假如老耿
受了傷，家師就不會那麼輕鬆了！」

南海漁人輕歎道：
「在劉素客的萬象谷中，一切不可以常情

論之，不過耿不取的睡態尚為安寧，想來不
會有什麼不妥之處！」

金蒲孤神色忽地一動問道： 「我在玄天迷
陣中被困了多久？」

南海漁人想了一下道： 「這我不清楚，因
為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時候進去的！」

（七十三）


